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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东英豪 抗日英雄
———西华籍革命烈士胡晓初的故事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沈东平，共产党的领导！ ”
“彭雪枫，新四军的领导！ ”
“胡晓初，我的父亲！ ”
……
5 月 31日， 武汉市一家医院的病房内，栀

子花香沁人心脾。百岁红军老战士胡雪林记忆
力已严重衰退，但她看到来自家乡的记者在白
纸上写下沈东平、彭雪枫、胡晓初几个名字时，
精神为之一振。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铭刻在她
内心深处，成为永不消逝的红色记忆。

听记者提及她的父亲胡晓初，胡雪林显得
有些激动。 近年来，她对父亲的思念愈加强烈，
常常在病床上呼唤 “胡晓初……胡晓初……”。

思念如长河，流淌着女儿对父亲的挚爱、眷
恋和敬仰。抗战年代，沈东平把胡晓初领上革命
道路，彭雪枫带领胡晓初打日寇，胡晓初又成为
女儿胡雪林的革命引路人。

90多年前， 胡晓初创建西华普理学校，点
燃豫东革命之火；任中共豫东特委委员、西华人
民抗日自卫军副司令、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为
六支队）二总队总队长兼四团团长，杀日寇威震
敌胆；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后，坚贞不屈，慷慨
赴死，用 34岁的青春奏出生命的华章。

病房窗外，晚霞成绮。 穿过弥漫的历史硝
烟，胡晓初从历史的画卷中走来……

“胡晓初真好汉”
胡晓初，1907 年 2 月 24 日出生于西华县

艾岗乡都城岗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少年时父
母相继病故，他跟随哥哥度日。

胡晓初性格豪爽刚毅，富有正义感。当时，
西华一带自然灾害频繁，军阀混战，盗匪丛生，
贪官污吏、地主豪绅横行乡里。 胡晓初对此非
常不满， 于是外出参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奉军当兵期间，由于作战勇敢，他被晋升为
连长。 目睹了奉军官兵的腐败无能，胡晓初认
识到， 依靠军阀根本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6 年秋，他同本乡兄弟一起，秘密带领一个
排的人携枪返回西华 “三岗”（艾岗乡陵头岗、
都城岗、苗里岗），以此为基础拉起一支 50 多
名青壮年参加的农民武装。

胡晓初把从民间和散兵游勇那里收集的

枪支分散到亲朋好友家里保管，统一使用。 他
郑重地对乡亲们说：“我们农民武装的枪支是
用来保护群众、防范土匪的，谁也不能拿枪胡
作非为。 ”

胡晓初同情弱者。 村民金大成病故，家里
无钱埋葬。 胡晓初得知后，让人做一口棺材送
去，帮其办了丧事。邻居家牲口被人偷走，一家
人哭得死去活来。 胡晓初二话没说，买一头驴
送给他们……

胡晓初在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由于响
应者众，胡晓初等人在陵头岗成立群众性自发
组织———寨公局，组建 70 多人的农民武装，并
任队长。 他带领群众，扒庙宇，筑寨墙，抗击外
患，很有号召力。

1927 年秋，土匪李老摸带匪徒 500 余人袭
击陵头岗。胡晓初身先士卒，带领群众抗击，枪
弹、砖瓦齐上阵。 激战中，胡晓初额骨受伤，他
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与土匪战斗。土匪被打
死 30 余人，其余狼狈逃窜。 1928 年夏，土匪首
领刘黑七带领 2000 名匪徒骚扰“三岗”。 胡晓
初毫不畏惧， 组织群众利用有利地形猛烈反
击。 刘黑七见势不妙，仓皇逃跑。

各路土匪从此谈“胡”色变，对“三岗”避而
远之。

“胡晓初真好汉，砖头瓦块运上前。受伤不
顾生和死，保护村民得安全……”当地一些老
人至今还能唱出这首歌谣。

投入共产党的怀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好河山沦
入日寇魔爪。

“中国这么大却受小小日本欺负， 是个耻
辱！凡不愿受奴役之人皆应团结起来，反对日寇
侵略……”胡晓初以寨公局武装队队长的身份，
向“三岗”群众揭露日寇暴行，宣传抗日主张。

面对国势孱弱、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

严重的现实，胡晓初清醒地认识到，仅当一个
除暴安良的“梁山好汉”，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
是不可能挽国难、救黎民的。他时常对天发问：
他的出路在哪里？ 民众的出路在哪里？

他的命运迎来转机。 1932 年底至 1933 年
初，胡晓初出资，加上动员亲朋好友捐助所得，
在陵头岗创办了一所学校，让附近村庄的孩子
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恰在这时，西北军 36军军
长魏凤楼派部下路岩岭到陵头岗学校，通过熟
人引见，与胡晓初会面，了解其武装发展情况。
由于志向相同，路岩岭当即被胡晓初邀为学校
教师。 这一举动，使胡晓初有了接触共产党和
共产主义思想的机会。

1933 年秋季的一天，胡晓初家里来了一位
客人———沈东平。 别看他衣着普通，其实担负
着重要任务。沈东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指派到
河南许昌、西华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力量。 在地
下党组织的介绍下， 沈东平事前通过路岩岭，
了解到胡晓初的一些情况，他决定直接到西华
做胡晓初的工作。

胡晓初与沈东平一见如故 。 交谈中 ，沈
东平开门见山 ， 爽朗地说 ：“听说胡先生豪
侠仗义 、爱国卫家 。 我是共产党派来拜会胡
先生的……” 胡晓初坦然大笑道 ：“好得很 ！
想了多年的朋友主动找上门来了 ， 胡某求
之不得 。 ”

如同黑暗中见到曙光， 胡晓初非常激动，
很快召集铁杆朋友———西华另外两支农民武

装负责人屈申亭、侯香山，向沈东平汇报地方
武装发展情况。 沈东平给胡晓初等人谈共产
党、中央红军，谈武装斗争 ，宣传党的政治主
张、方针政策，论述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阐明
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道理。

胡晓初等人听后，如拨开云雾见青天。 他
们越谈越想说心里话，越谈越觉得心离得近。

胡晓初经过与沈东平深入交谈，思想觉悟
有很大提高。 为表示愿跟共产党干革命，他将
个人武装交给党指挥， 并为自己取号为 “普
照”，希望马列主义思想光辉普照大地。

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 沈东平在 “三
岗”、 屈庄一带开展活动， 长期住在胡晓初家
中，生命安全和日常生活都由胡晓初负责。 在
党的教育指导下， 胡晓初奔波于几十个村庄，
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展进步力量。

由此，偏僻的西华“三岗”成为周口和豫东
革命的“心脏”，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联络点、
接转站，豫东革命武装的发源地。 胡晓初的家
也成为共产党在西华的秘密活动场所、革命同
志的落脚点。

普理学校 普及真理

胡晓初的行动引起国民党的注意。 1934
年春，国民党下令通缉胡晓初等人，并派两个
团的兵力围剿“三岗”和屈庄，烧毁胡家房屋及
学校。沈东平只得把胡晓初及其家眷转移到许
昌暂时隐蔽。 这期间，胡晓初应邀和路岩岭前
往山东泰安与魏凤楼会面，进一步接受马列主
义教育。

1935 年春暖花开时节，胡晓初在党的支持
下，重返“三岗”。 他同屈申亭、侯香山自筹资
金，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学校，并将学校改名
为普理学校。普理，表面上是取胡晓初之字“普
照”的“普”，其深刻含义在于普及马列主义的
真理。

“我们学校要向工农开门，让贫苦子弟免费
入学……”普理学校成立后，胡晓初任董事长，
并宣布了自己的办学方针。消息传开，附近群众
笑逐颜开、奔走相告，争相把孩子送来上学。 很
快，学校就来了 100多名学生，开了 5个班。

随后，共产党又派来王子英、王其梅等一
大批资历很深的干部在普理学校任教。 他们在
胡晓初支持和掩护下，深入各村了解情况，宣传
抗日救国思想，打开了西华革命工作的新局面。

胡晓初以学校为立足点， 秘密发展进步
组织， 在学校成立抗日民族解放少年先锋队
（民先队）、学生同盟会 ；同时购买进步书籍 ，
让学生和青年农民阅读； 先后在周边村庄办
起 8 所分校， 这些学校成为共产党培养干部
的摇篮。

从“好汉”到战士
胡晓初长时间与共产党人接触相处，进一

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坚定了跟共产党走
的信心和决心。胡晓初积极向党组织汇报自己
的思想和工作， 并常对沈东平说:“上刀山，下
火海，我也不怕，坚持抗战到底! ”

由于胡晓初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真诚
地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1935 年春，经沈东平、
路岩岭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
向党表示：“只要我不死，党叫我征东，我决不
征西，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民众的利益！ ”在共产
党的指引下，胡晓初完成从一个旧社会富有家
庭出身的绅士和具有江湖义气的“好汉”到共
产主义战士的重大转变。这是他一生中最正确
的选择。

受胡晓初影响， 他 10 岁的女儿胡雪林经
常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查路条、贴标
语，由于表现出色，还当上了儿童团团长。

卖地筹款 培养干部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

准，1936年 10 月，在普理学校成立中共豫东特
委。 沈东平任书记，胡晓初任军事委员。

为尽快解决豫东地区缺少干部的问题，胡
晓初同豫东特委一班人积极活动， 于 1936 年
11 月在普理学校举办第一期抗日干部训练
班，并担任班主任。

训练班学员主要来自“三岗”、屈庄的青年
农民。 天气寒冷，20 多名学员每天都要上早
操。 一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操场上的雪有十
多厘米厚， 军事教员王其梅并没有停止训练，
反而要求大家和他一样脱下鞋子光着脚跑操。

学校在军事训练上严格，但对待学员温暖
如春。 胡晓初看到一位学员衣不遮体，就让家
人给这位学员做了一套衣服， 并资助一些费
用。两个多月的学习中，大家互相关心爱护，为
着共同的目标奋斗。

1936年 12 月西安事变后， 抗日局面发生
变化。 胡晓初等人按照豫东特委指示，带领学
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到处张贴“反
对日本侵略”等标语。各村相继建立青年队、壮
年队、姊妹队、老头队、老婆队、儿童团等群众
性抗日团体。

1937 年 12 月 ， 豫东特委在普理学校举
办第二期抗日干部训练班。 胡晓初再次担任
班主任。为筹集开班经费，他卖掉自家的 120
多亩地 ，将卖地所得全部交给党组织 。 这期
训练班 300 多名学员结业后大部分奔赴西
华乡村。

抗战期间， 普理学校举办了 40 多期抗日
干部训练班，培训革命战士 4400 多人，规模之
大、期数之多、人员之广，堪称华中典范。 胡晓
初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整编部队 出征抗日

1938 年春，日寇进犯中原，开封告急，西华
成为抗战前线。 豫东特委作出两项重要决定：
一是迅速建立西华人民抗敌自卫团；二是抓紧
改造旧政权。

按照豫东特委意见，中共特别党员、西华
县县长楚博以县政府的名义撤掉 4 个不积极
抗日的区长，任命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魏
凤楼分别为 4 个区的区长。胡晓初等人利用本
乡本土的优势， 在全县迅速组织起 3000 多人
的抗日武装。

1938 年 5 月， 以 4 个区武装力量为基础，
西华人民抗敌自卫团正式成立， 下辖 4 个区
团。 楚博任司令，沈东平任参谋长（实际是政
委），王其梅任政治部主任，魏凤楼、胡晓初、屈
申亭、侯香山任副司令兼一、二、三、四区团司
令。不久，豫东特委决定，由胡晓初牵头对西华
人民抗敌自卫团整编，将番号改为西华人民抗
日自卫军（西华部队）。 通过整编，自卫团 4 个
区团合编为 3 个支队，楚博、沈东平、王其梅仍
任原职，胡晓初、侯香山、屈申亭分别担任自卫
军副司令兼一、二、三支队支队长。 3 个支队
3000 多人， 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有较强战斗
力的抗日武装。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西华部队终于等来
了抗击日寇的良机。

1938 年 7 月，按照豫东特委指示，西华部
队分两批东进睢（县）杞（县）太（康）地区，深入
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胡晓初和沈东平、侯香山、
王其梅等人率领 1500 多人， 从西华经太康转
战睢县平岗一带。

当时，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溃不成
军。 胡晓初等人带领的西华部队， 先后歼敌
300 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给了
亡国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之后， 由于沈东平在马路口作战时牺牲，
部队供给出现困难，胡晓初随西华部队于 8 月
中旬返回西华休整。

斗智斗勇 保护同志

战旗迎风 ，猎猎作响 。 1938 年 10 月 ，彭
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从确山竹沟出发来

到西华 ，与吴芝圃 、萧望东的部队在杜岗会
师，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 。 彭雪枫在西华主
持召开会议 ，组建新的豫东特委 ，胡晓初任
特委委员。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新
四军游击支队东征后，留在豫东坚持抗战的西
华部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 1939 年
初，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下令，将西华
部队改编为国民党第一战区自卫军第七路。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胡晓初与豫东特
委根据上级指示， 同意西华部队暂时接受改
编并调防周口。 改编后，国民党第一战区指令
庞国钧（后为刘庄甫 ）任司令 ，胡晓初等人为
副司令。

刘庄甫为达到分化、瓦解、控制西华部队
的目的，采用各种卑劣手段，一方面对上层拉
拢、腐化、收买，另一方面派特务混进部队探听
虚实，企图使西华部队脱离共产党领导。

胡晓初与刘庄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王其梅时任自卫军第七路政治部主任。刘庄甫
在部队花名册中发现王其梅的籍贯为湖南。

刘庄甫找到胡晓初发问：“那个湖南人王
其梅怎么到部队的？ 你们都是西华人，怎么会
有湖南人？ ”

大家面面相觑时， 胡晓初随机应变说道：
“我们当初组织自卫军时，懂军事、会打仗的太

少，就托朋友从国军中请来这位参谋，就指望
他管理军事训练呢。 ”

刘庄甫找不到破绽， 只得作罢。 事后，胡
晓初立即给王其梅通气。 豫东特委研究后决
定，让王其梅迅速离开部队，到睢杞太地区打
游击。

胡晓初凭借自己的智慧， 使王其梅化险
为夷。

“摊牌”东进 与彭雪枫会合
为彻底消灭西华部队，国民党第一战区司

令长官部几次致电刘庄甫，调西华部队西进舞
阳“整训”。 胡晓初和豫东特委一致认为，国民
党调西华部队西进舞阳“整训”，目的是吃掉这
支队伍。关键时刻，大家决定遵照上级关于“部
队必须东进抗日”指示，拖延西进时间，找机会
突围东进和彭雪枫部队会合。

一个催，一个拖，斗争形势复杂。虽然刘庄
甫只是名义上的司令，但由于国共合作抗日的
需要，不能轻举妄动。对形势深入研判后，胡晓
初和豫东特委的同志想出一个妙计。

1939年 11月底， 胡晓初等人率西华部队
假装到舞阳“整训”，并电告刘庄甫。 刘庄甫不
知是计，亲自带队前往。

部队启程，2000 多人的队伍在通往舞阳的
路上慢慢地走着，第一天走 20 余里；第二天上
午，又走 20 余里，中午来到一个叫冷饭店的地
方。 胡晓初命令部队停下来，决定在这里和刘
庄甫谈判。

刘庄甫以为部队会继续西进，但看到部队
没动静，亲自找胡晓初、侯香山等人“理论”。

刘庄甫：“听说部队不愿行动了？ ”
胡晓初 ： “听说上边要整编我们这个

部队 。 ”
刘庄甫：“没有这事，没有这事。 ”
胡晓初：“我们有情报。 ”
刘庄甫：“你们相信我。 如果有事，我愿与

部队共患难。 ”
胡晓初：“就怕到时候你担当不了……”
事已至此，双方只好摊牌了。
胡晓初不愿再磨叽，大声说：“我们要东进

抗日！ ”
其他人响应道 ：“我们拥护你带我们抗

日，谁不跟着你抗日，让他吃枪子！ ”
刘庄甫进退两难，脸色大变，沉思许久，只

好服软。
胡晓初趁机提出强硬要求：部队东进后，3

日内不准上报；不能派兵攻打；家属小孩不得
伤害，否则后会有期……

甩掉刘庄甫，西华部队掉转头迅速东进，冲
出国民党部队封锁， 经过 8个昼夜急行军来到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

支队会合，受到当地军民的热情欢迎。
不久，西华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

（后改为六支队）二总队，胡晓初任二总队总队
长兼四团团长。

归属新四军后， 二总队驰骋豫皖苏平原，
先后在白庙、永城、聂奶奶庙、书案店、新兴集
等十多次战斗中，同日伪顽军进行了英勇顽强
的斗争，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后来，新四军六支队二总队进行整编。根据
工作需要， 胡晓初调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
行政处副处长，从事保卫工作，开始新的征程。

视死如归 慷慨就义

1941年 1月，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豫
皖苏边区根据地由此处于重围之中， 形势严
峻。胡晓初以大局为重，主动向组织请示：跳出
包围圈，重返西华，组织力量，开展斗争，牵制
敌人。

2 月初，彭雪枫批准胡晓初带领部分战士
前往西华。 然而，他们路经安徽涡阳时遭国民
党军骑兵突袭。因寡不敌众，胡晓初不幸被捕，
后被押解至沈丘县城监狱。

敌人得意忘形，让胡晓初住优待室，好饭
好菜款待， 并甜言蜜语规劝他：“只要悔过，今
后还有好前途……”

“共产党员抗日救国有什么错？ 无错又怎
么悔过自新？ ”胡晓初严词拒绝。

敌人利诱不成，就来硬的。 他们将胡晓初
弄到审讯室，摆上杠子、皮鞭、夹棍等刑具，威
胁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

“还有比死更让人害怕的刑具吗 ？ 如果
没有，这些对我来说有什么用？ ”胡晓初厉声
呵斥。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
夺赤。 胡晓初无视敌人的利诱，不惧敌人的威
胁，一次次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杀害共产党
人的罪恶阴谋，让敌人恼羞成怒。

1941年 5 月 5 日上午，沈丘县城被阴云笼
罩，天气沉闷。国民党反动派撕下伪装，对胡晓
初下了毒手……

在前往刑场的途中 ， 敌人三步一岗 、五
步一哨。 胡晓初被五花大绑，浑身是血，视死
如归 。 行进至城门时 ，他甚至冷笑着对领头
的人说 ：“朋友 ，活儿做漂亮点 ，别在众人面
前丢了手段！ ”

在西关十字路口，群众被军警挡住。远处，
“共产党万岁”的呐喊声坚定有力，随后罪恶的
枪声响起。

胡晓初，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甘洒热血，
绝不变节，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慷慨就义。

“豫东多英豪，茎直艳且娇。 前有吉鸿昌，
后有胡普照。为国为民事，敢用热血浇。浩气世
长存，馨香换今朝……”

他心中有人民，人民永远怀念他。
1953 年， 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拨款，在

胡晓初创办的普理学校旧址重建普理学校新

校园。
1956年，河南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在普

理学校建立豫东特委纪念塔。
1963 年，西华县委、县政府将胡晓初遗骨

从沈丘县城迁入普理学校院内并立碑纪念。
如今， 普理学校成为当地的红色教育基

地，每年清明节、“七一”建党节等重要节日 ，
来此参观学习、 到胡晓初墓前祭扫的群众络
绎不绝。

革命家庭 薪火相传

胡晓初对党赤胆忠心。 在他的影响下，他
的两个女儿也参加了新四军。小女儿胡雪梅在
与日寇战斗中，牺牲在洪泽湖畔。 大女儿胡雪
林 1941 年从新四军抗大四分校毕业后， 在新
四军四师从事战地救护 ；1946 年被调入华东
野战军医院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
一直在湖北省委党校工作，直到离休。

晚年与子女交谈时，胡雪林依然忘不了那
段血与火的洗礼：抬担架时，她跑得最快；给伤
员扎针时，她扎得最准。由于技术全面、热情耐
心，她多次护理危重伤员，把他们从死亡线上
拉回来。 1944 年，新四军四师首长宣布胡雪林
获得南丁格尔奖。

胡雪林 1984 年离休后， 一直住在湖北省
委党校的普通宿舍。她的小儿子成卫东说：“母
亲有几次机会可换更大更好的房子，但她都拒
绝了，也拒绝使用单位配备的公车。 ”

在老人简朴的住室里，墙上镜框里两张烈
士证非常醒目，一张是胡晓初的，一张是胡雪
梅的。 她时常盯着看好长时间。 这两张证书承
载着老人永远的思念。

最近几年，胡雪林年事已高，长期住在医
院里，有时神志不清，目前很少说话，不过也有
例外。 一看到佩戴党员徽章的医护人员，她会
主动说 “党员，好人，干好事的”。 遇到军人前
来探望，她举起右手，颤巍巍地敬礼。

夜半醒来， 胡雪林会清晰地喊出胡晓初、
胡雪梅的名字。 他们既是她的亲人，又是她的
革命引路人、革命战友，也是她最丰富、最感人
的记忆。 ②15

1937 年，普理学校教师合影（资料图片）。


